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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华灯初放，此

时的宝武资源马钢矿业张庄

矿火热而迷人。这样的夜晚

让人沉醉，让人乐于在这片土

地上倾情奉献——这里有丰

富的铁矿宝藏，这里就是皖西

的璀璨明珠。

每当人们结束了繁忙的

工作后，三五成群的工友们结

伴而行，穿梭在宿舍区的小径

上，享受晚风带来的安逸。矿

区大门前的广场上，矿嫂们跳

起了广场舞，人们都在愉悦地

谈笑着。夜色中的张庄矿也是

繁忙景象。铁矿石通过主井提

升到达地面，经过绵延的皮带

输送到选矿厂，再通过汽车运

往四面八方。臂膀坚实的矿

区汉子们不顾劳累疲乏，在百

米深井中努力掘出黑金。当

我们温暖入眠，沉浸在甜蜜梦

乡时，他们却坚守岗位，聚精

会神操作着前进的铲运机，看

护高速运行的皮带机。

雨夜，窗外淅淅沥沥，矿

区的霓虹灯在雨雾中闪烁，给

矿区平添了不少诗意。在井

下绵延数千米的巷道里，还有

更美的场景。有一群人在雨

夜里无声地书写着奉献与创

造之歌，他们就像这静谧不语

的夜，无需豪言壮语、击掌喝

彩，他们怀揣梦想大干、快干，

直到东方朝阳升起。

矿区的夜
□柏超翔

归期有约云途远，往事如钩。

谁解离愁。

雁过无痕逐令猷。

黄昏萧瑟梧桐瘦，落叶何求。

千树风流。

来去匆匆只为秋。

采桑子·秋叶
□远 方

我家阳台上有一台缝纫

机，静静地陪着我从 1971 年

走到现在，已经有 50 多年的

光阴了。看着它，我就想起了

我的青葱岁月。

那一年，17 岁的我随同

学一块儿奔赴广阔天地，接受

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随后的

两年，和我一块儿来的同学都

陆续回城了。家中父母很焦

急，千方百计求人搞到一张缝

纫机票，又拿出从牙缝里省出

来的 151元钱，买了这台上海

产的“标准”牌缝纫机，作为我

以后谋生计的工具。

后来，我终于回城了，缝

纫机成了我的好伙伴。我托

师傅从上海买来做衣服的纸

样子，不管什么衣服都敢做，

虽然做得不是很好，却给家里

省了不少做衣服的开销。我

和几个闺蜜没事就在一起琢

磨，把肥大的工装裤改成合体

的直筒裤，一般人看不出来，

就会很诧异：“一样的裤子，怎

么你们穿得那么好看呢？”当

然，我们是不会说的。

1978年我结婚了，缝纫机

成了陪嫁，来到我的小家。当

我要做母亲时，我在缝纫机上

给我未来的宝宝做了很多套婴

儿服。女儿要上幼儿园了，我

不知道怎样打扮她才好，就用

缝纫机给她做各种衣裙，每天

穿着不重样。

女儿要上小学了，一个班

上有70多个新生呢，怎样才能

让老师一眼就能认出她呢？我

费尽心思。一天，在《大众电

影》上看到一个演员的剧照，灵

感来了。我买来大红的真丝

绸、洁白的涤纶，挑灯夜战。红

绸做成了泡泡袖的衬衫，白涤

纶做成大褶的单肩背带百褶

裙。女儿穿着这套衣服去上

学，班主任很快就记住了女儿

的名字。女儿上初中后，每天

早上和我一块儿骑自行车上

学。我给她做的大红外套远远

望去很是醒目，在纷杂的人流

中我也能目送她很远。

日子一天天过去，缝纫机

静静地站在阳台上。转眼女

儿也要为人母了，那我就是外

婆了。虽然时代变了，在这个

物质丰富的年代要什么有什

么，可我还是给未出世的小外

孙做了小肚兜、小衬衣，又好

穿又好脱，还不硌皮肤。

缝纫机，我的好伙伴，陪着

我从青年走向老年，一如既往地

打扮着我们一家的春夏秋冬。

缝 纫 机
□尚作娟

□董念涛

工作多年来，我多次获得中南钢铁鄂钢优秀党员称号。成绩的背

后与我一点一滴的努力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父亲对我的谆谆教诲。

父亲一辈子忠于党，他曾领着我在党旗下宣誓，永远跟党走。我永远

记得父亲病重时的那些情景，每每回忆，心中总是痛得那么歉疚。

那年秋天，父亲一连几天粒米未

进，我坐在他的床前，说要请假陪护。

父亲摆了摆手，叫我忙自己的工作

去。父亲是老矿山人，深知这段时间

是我们最为繁忙的时候。他说，我们

都是在党旗下宣过誓的人，个人的事

再大都是小事，公家的事再小都是大

事。看着父亲坚决的表情，我执拗不

过，只能选择尊重。那几日，我全身心

投入工作，直到天黑才能回去看看父

亲。那日，我正在出差的路上，接到家

人的电话，说父亲病危。等我赶回家

时，父亲吃力地半睁双眼看着我，眼角

流下了一滴清泪。

父亲离开了我们，往日那深深浅

浅的说教，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

富。有着40多年党龄的父亲常常教导

我，干工作不要拈轻怕重，只要是组织

交待的事情都要想尽办法去完成。不

谈条件，是父亲信守的诺言。父亲用

实际行动影响着我，潜移默化着我。

有一年，我们公司上马一个项目，由我

全权负责项目建设，本职工作还不能

落下。我那时就想，如果是父亲接到

这项工作，会怎么对待？会不会像有

的人一样提出加薪升职？肯定不会。

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把项目建设好

才是我的唯一追求。整整三个月，我

每天都是7点前来到办公室开始工作，

晚上6点钟回家已属常态，并且放弃了

所有的节假日。父亲常常说，心中只

要怀有信念，人生就会有无穷的动力

前行。

虽然父亲干了一辈子的矿山工

作，可他仍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矿工，

甘于平凡，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父

亲在职时，一直在矿区工作，整天跋山

涉水，从不喊累。在我年幼时，每当父

亲下班回到家，我就守在门口，眼巴巴

地看着父亲的工具包。然而，里面除

了一些工具零件，什么好吃的也没

有。我问他：“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的爸

爸工具包里都是吃的喝的？”父亲瞪了

我一眼，吼了一句：“白吃白喝的东西

能够拿吗？”父亲严肃起来，真的好可

怕。有一天，父亲骑着自行车回来，远

远地看见他的车上绑着满满一袋子东

西。我有些好奇，奔了过去，只见父亲

笑眯眯的。原来，是一袋红薯。父亲

说，今天采矿时碰到一个山民，地里刨

出的红薯不好卖，生活较为困难。父

亲说，我买了你家的红薯吧！

都是乡里乡亲的，竭尽全力帮助

别人，也是父亲的人生信条。有一年，

父亲到山上探矿，在一户农家走访，发

现这家真的是家徒四壁，家中有一个

小女孩，父母双亡，她和爷爷奶奶一起

生活，一家人根本就没法与外界接触。

父亲本可以问完事儿就离开，可

他没有。他说，我们都是在党旗下宣

过誓的人，人民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

难。于是，为了能够让小女孩及时上

学读书，父亲从牙缝里省出一些钱，

每月都给小女孩一点微薄的资助。

自那后，父亲每次回家时，他的工具

包里总会有几个白白的馒头，那是他

路过镇上时特意买的。父亲节省下

自己的伙食费，就想让小女孩能够读

上书。直到父亲退休，小女孩也读完

了职业学校，终于走出了大山，远到

广州去上班了。

做人就应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

人，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父亲的日

子虽然过得紧巴，但每年经过他之手

的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那个时

期，由于财务管理粗放，加之与地方的

一些纠纷问题，父亲在协调过程中是

可以自由支配费用的。面对诱惑，父

亲只要动动手脚，日子也会过得油光

水滑。父亲是一个党员，怎么可能做

出这样的事情呢？我说：“你就没想着

捞点油水，为儿子买根雪糕吃么？”父

亲说：“做人不可这样，一旦犯了错误，

你怎么补救都无济于事！”

作为矿山人的后代，我深知坚守

事业的不易。社会趋势发生了颠覆性

改变，历史的车轮总是在滚滚向前，我

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时代

在变、世界在变，但我始终坚信，有些

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比如顽强拼搏的

精神、恪尽职守的品质、慎独自律的作

风，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在心。

追随父亲的脚步，而今我也是一

个有着 25年党龄的党员，我时刻以父

亲为榜样，执着于做一个正直的人、善

良的人。父亲当年走过的那一座座大

山，我也经常走过；父亲一直羡慕的钢

城岁月，我正经历着。我们在烈日下

毫不退缩，寒风中绝不畏惧，每一个追

梦的宝武人都是真的勇士。在大山中

行走，山风吹过我的耳畔，像是父亲在

对我谆谆教诲。路旁划过的树枝，像

是父亲牵着我的手，叮嘱我走好每一

步人生路。

只要心怀信念，眼里都是光明。

面对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更有必要

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在父亲的影

响下，我也乐于做一个平凡的人。因

为，我们在党旗下宣誓过，我们有着

坚定的信念，有着不屈的灵魂。父亲

常说，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经历了

坎坎坷坷，经历了栉风沐雨，才取得

了伟大的胜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

珍惜。

是的，我们要倍加珍惜今天的美

好生活。从党的一大到党的二十大，

走过的漫漫历程充分证明中国共产

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期

盼，我们祝福，我们奋斗，我们要以党

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踔厉奋发、勇

毅前行。

在党旗下宣誓

书法 邬烈豪

大学里，最爱去的地方

就是图书馆。我们学校的图

书馆建在一个小山坡上，显

得雄伟高大，真像一座科学

殿堂；晚上灯火通明，又像一

艘书海中夜航的大船。这个

我心中的圣地，四年来像磁

石一样吸引了我。在全校一

万多学生参加的百科知识竞

赛中，我竟然获得了第二名，

肯定与此有关。

退休了，离家很近的宝山

区图书馆也是我最爱去的地

方。它现在是国家一级图书

馆，藏书比较丰富，就连我在

职时主编的由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的《创业·敬业·走向世

界》和参与撰写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基本国情》《世界十大

企业家》也在里面。馆里光读

者座位就有 1200 个，灯光非

常明亮，照耀着每一个伏案读

书的人。我总是沉迷其中，置

身于书的世界，流连忘返。托

尔斯泰说：理想的书籍是智慧

的钥匙。读书是一种享受，是

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风

度。一旦与此结缘，人多半会

发 生 自 己 意 想 不 到 的“ 改

变”——变得渊博、明理、机

智、豁达，变得文明、高雅。

图书馆不光藏书多、阅读

条件好，还经常为读者举办讲

座。看到精美的讲座海报，当

了几十年教师的我心里痒痒，

也想开一个讲座，没想到图书

馆培训部的杨部长立马答应。

讲座讲完后，不仅听众反映很

好，宝山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

也采访了我，让我继续讲课的

信心大增。在图书馆翻阅各种

报刊多了，也增加了我投稿的

信心，我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

章一百多篇，并多次获奖。

现在疫情期间减少了面

对面给学生讲课和外出旅游，

反而有更多的时间去图书馆读

书。由于读了大量的书，有了

更多的思考，我把明年准备开

设的新课程讲稿全部撰写完

了。疫情结束后，我要为我的

学生奉献更高质量的讲课。

情系图书馆
□吴洪生

落叶飘零，缀满院外枝头的柿子泛起了红晕。立

在树下的父亲总是不经意地抬头，瞅着瞅着，古铜色的

脸上绽出了笑意，额头的沟沟壑壑填满喜悦。

这是父亲二十多年前亲手移栽的一棵柿树。在父

亲的精心呵护下，次年春天长出的叶片嫩绿油亮，树干

也渐渐粗壮起来。到了第三年，虽然果子屈指可数，父

亲却高兴得像个孩子，唠叨了好一段时间。父亲不时

地抚摸着油嫩的枝叶，深情凝望。一天，父亲突然有了

新的想法，买来一棵筷子般粗细的石榴树，栽在柿树旁

边，“栽上棵石榴树，它就有个伴了。”在这之前，母亲患

病离世，我们兄弟几人也都在为小家、孩子奔波，偶尔

回去陪他说话唠嗑，也是来去匆匆。

后来小区改造，院外的路面需要整修，花坛、树木

也要统一栽种。父亲听说要铲掉他的树，几晚上没睡

好觉。我找了社区、施工队，陈述着柿树、石榴树也是

绿化，与小区整治方向一致。最终，社区同意了不铲，

但树周围要统一砌上面包砖，只留树根处一个小方

口。父亲听后高兴得不得了，每每上肥时，细细地扒开

土，生怕弄伤根系，均匀地埋上肥料，再用土覆盖好。

父亲做得是那样认真、细致。

今年国庆节，柿树果然又是大丰收。绿橙相间的

色彩令院落都生机盎然起来，柿子从绿油油的树叶里

挤出来，将擀面杖粗的枝头压弯了腰。熟透了的大柿

子像挂在树上的小灯笼，石榴树也是枝叶繁茂，与柿树

交织在一起。这一刻，父亲总是笑容可掬，催促我摘柿

子。我爬上树杈，父亲在树下用拐杖指挥着我。无意

间，我瞥见父亲白发苍苍、脸颊皱纹密布，一股愧疚涌

上心头。父亲年老孤独，我们陪伴他的时间太少了。

摘柿子是父亲最快乐的时光，左邻右舍送送，让子女们

带上几包回去吃，还教我们如何泡着吃、捂着吃。父亲

事无巨细地说着，笑容在脸上荡漾开来。

白天的喧闹过去了。静静的夜晚，凉风拂过，树叶

传来飒飒声响，似乎是与父亲多年相融相伴的呼应，也

似乎是与父亲轻轻地私语。

父亲的柿子树
□吕方清

表叔是镇上的铁匠，除了擅长打铁外没有其他特

长。他一天不摸那乌黑发亮的铁锤，就像少了点什

么，以至七十多岁的人了，仍然守着那破旧的铁铺。

表叔带了一个徒弟，小伙家里很穷，父母都是残

疾人，因此他只读到初中毕业。小镇上又没有什么事

可做，他父母就托人找到表叔，让他儿子跟着学打铁，

不要工钱，学个手艺，以后好混口饭吃。表叔的家人

都不同意，说表叔年纪大了，带徒弟是件苦差事，身体

会吃不消。表叔是个热心肠，不顾家人的反对，还是

收了小伙做徒弟。

小伙很勤快，在打铁之余，闲下来就帮表叔做家

务事，表叔很喜欢，逢人就夸，并勉励他：学铁匠苦是

苦点，发不了财，但解决一家人的温饱是没问题的。

小伙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干活更卖力了。

可小伙在表叔的铁铺干了快一年的时候，一次趁

表叔外出有事不在家，拿了表叔的 1700元钱，从表叔

的视野中消失了。表叔非常伤心：家里有困难可以说

啊，怎么能这样呢？表叔的精神一下垮了，天天摸着

铁锤也拿不起来了，只好把铁铺关了。当了一辈子铁

匠的表叔，怎么也没想到会这么收场。

就在表叔已经淡忘了徒弟的时候，小伙居然又回

来了。表叔没有骂他，而是平静地问他，去了什么地

方，怎么招呼也不打一个，害得大家都很担心。小伙

听后，眼泪哗啦啦地流了出来，说他现在后悔了，对不

起师傅……表叔点了点头，语重心长地说：人要脚踏

实地，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做本分人、本分事。随

后，表叔又问他有什么打算，小伙望着表叔说：我已经

想好了，还是跟您学打铁。表叔不假思索地说：那

好！我们明天就开始。于是，表叔的铁铺又开张了。

今年中秋节回老家听说此事后，我就问表叔：为

什么还要收留他做徒弟？表叔说：这还不明白？如果

没人关心他，让他流落到社会，可能会断送他的前程，

说不定还会走上犯罪道路。

是啊，我们要做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况且，“浪

子回头金不换”！

我的铁匠表叔
□王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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